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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天最美的样子，是来而未至之
时。

这 样 的 时 光 ， 横 贯 雨 水 、 惊 蛰 、
春分、清明四个节气。尤其是长江以
北，大地刚从漫长的冬季里苏醒，如
同婴孩才从甜美的睡梦中醒来，懵懂
而清新，花未全开，景未全美，恰是
最动人的模样。

春天的来临是静悄悄的，不像夏
天 以 炙 热 的 日 照 ， 秋 天 以 高 远 的 流
云，冬天以劲烈的北风作为标志。真
正 催 人 感 知 春 天 的 ， 是 一 场 绵 绵 细
雨。这场雨，是号角，是神谕。自此
万物苏醒，大地上遥遥看去，若有若
无的绿意在铺陈、在渲染，起初是在
山峰，继而到了原野，最后攀上枝头。

枝头上除了淡绿，还有萌黄。“萌
黄 ” 是 古 人 用 来 描 述 初 春 垂 柳 的 颜
色，意思是新生的、最纯的黄，饱含
着初见生机的惊喜和欣慰。怎么能不
惊喜呢？算上深秋，长达三四个月的
寒 冷 天 气 里 ， 眼 前 尽 是 萧 瑟 荒 芜 之
景，突然间与抽枝发芽的柳树撞个满
怀，那种心情是可以想见的。

到 底 是 初 春 了 ， 冰 面 解 冻 ， 再
经 一 两 场 春 雨 ， 河 水 开 始 鼓 涨 起
来 。 微 风 掠 过 ， 河 面 泛 起 青 白 色
的 涟 漪 ， 换 了 新 装 的 柳 枝 也 舞 动
起 来 ， 立 于 这 般 景 致 里 ， 闷 了 一
冬 的 人 们 ， 身 体 好 似 也 都 跟 着 轻
盈 起 来 。 只 要 亲 身 体 验 过 ， 一 定 能
和 千 年 前 的 南 宋 诗 人 杨 万 里 共 鸣 共
情 ——那个春日里，为时政忧心已久
的他走进田野，走近溪畔，顿时眉间
舒 展 ， 胸 中 块 垒 全 消 ，《新 柳》 一 挥
而 就 ：“ 柳 条 百 尺 拂 银 塘 ， 且 莫 深 青
只浅黄。未必柳条能蘸水，水中柳影
引他长。”

柳条萌黄之后不久，各式各样的花
就陆陆续续地开了，能“蘸水”的春日景
致 一 下 子 多 了 起 来 。 最 美 的 是 桃 花 ：

“双飞燕子几时回？夹岸桃花蘸水开。”
“杨柳笼烟袅嫩黄，桃花蘸水染红香。”

蘸 了 春 水 的 草 木 焕 发 出 别 样 生
机 ， 动 物 也 不 甘 落 后 。 在 惊 蛰 前
后 ， 河 里 的 水 鸟 突 然 之 间 就 多 了 起
来 ， 发 出 各 种 音 调 的 鸣 叫 。 水 塘
里 ， 闹 腾 的 鸭 子 和 矜 持 的 白 鹅 ， 一
同 搅 皱 一 池 春 水 。 数 月 未 见 新 鲜 草
料 的 耕 牛 在 阡 陌 间 缓 行 ， 嗅 一 嗅 刚
拔 节 的 植 物 的 水 润 气 息 ， 不 禁 “ 哞
哞”叫了起来。

这时候的农人们，也在盼一两场
春 雨 。 不 是 为 了 “ 沾 衣 欲 湿 杏 花 雨 ”
的雅致，而是为土地翘首企盼这贵如
油的天赐之水。在农耕时代，一年的
光景好坏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春日的
雨量是否充沛。每一缕静静飘落的雨
丝 ， 对 农 人 来 说 都 至 关 重 要 ， 对 此 ，
没有比韦应物描述得更形象的了：“微
雨 众 卉 新 ， 一 雷 惊 蛰 始 。 田 家 几 日
闲，耕种从此起。丁壮俱在野，场圃
亦就理……”

那 些 年 岁 里 ， 人 们 真 是 忙 碌 呀 ！
他们无心观赏柳枝轻拂的银塘、满目
葱茏的绿意、次第灿烂的花开。在他
们眼里，只有争分夺秒的耕作，不耽
误每一个“天时”。可即便忙碌，仍不
忘谆谆告诫后辈：四季里的春天最不
可辜负，人生里的春天更要珍惜——
好好生活，好好读书。

人间最美
是初萌

杨占厂

今天，恰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四
个节气——春分。“分”者，半也。天
地似乎经历了一场温和博弈，最终达
成默契的协议，不仅春季被“平分春
色”，昼与夜也实现了均等。“日月阳
阴两均天”，唐代诗人刘长卿在 《春
分》 中写下的这句诗，亦表达了这一
节气的独特意韵。

孩提时代，每每进入春分，便暗
自 欢 喜 。 那 时 虽 不 知 晓 “ 吃 了 春 分
饭，一天长一线”的农谚有何深意，
却也感知到春天来了，昼渐长，夜渐
短。孩童都喜欢玩耍，春分过后，白
天的时间长了，可供玩耍的时间自然
更多，怎能不令小小少年欣喜万分？

春分的前一个节气是惊蛰。“蛰”
指 “ 藏 伏 ”， 即 昆 虫 藏 伏 土 中 避 寒 ；

“惊”指“惊醒”，天上的春雷乍响，唤
醒沉睡的蛰虫。然而，仿佛雷公也染上
了“春困”，有些惫懒，惊蛰之后往往
并不能听到雷声。那一声裹挟着闪电、
震彻天宇的炸雷，反倒常常在春分之后
才姗姗来到。

“雷乃发声”“始电”，是 《月令七
十二候集解》 中记载的春分三候之其
二。少年时，我总惊惧那一声响彻天
宇 的 炸 雷 ， 还 有 那 道 撕 裂 黑 夜 的 闪
电，炸雷仿佛就在耳畔滚动，闪电似

一把强光手电直照眼眸，我常被吓得
捂住耳朵、闭上眼睛。

惊雷过后，春天才大大方方地铺展
开来。不仅冬眠的动物在洞穴里睁开
了眼睛，广袤大地上的花草树木也都苏
醒过来。你看，原野上草绿了、花开了，
树木返青了、麦苗起身了……到处都是
花红柳绿、生机盎然。

“田家几日闲，耕种从此起。”春分
时节，冻土层已完全融化，土地湿润松

软 ， 气 温 上 升 ， 正 是 春 种 的 大 忙 时
节，田间地头渐渐热闹起来。自古以
来，辛勤的农民是最懂得根据节气安
排农业生产的，他们总能循着节气的
脚 步 ， 将 一 年 的 耕 种 打 理 得 妥 妥 当
当、有条不紊。

此 时 的 庄 稼 最 需 要 雨 水 的 滋 润 。
绵 绵 密 密 的 春 雨 恰 似 一 首 抒 情 的 小
诗，于烟笼雾罩之中润物细无声。一
场春雨过后，湿润的田野里会生出许

多晶莹的地皮菜，有经验的农人会及
时采收，若是等太阳出来，将潮湿的
地面晒干，地皮菜便会消失不见。地
皮菜是典型的春菜，在市场上难得买
到。犹记得小时候，外婆常常采回地
皮 菜 ， 加 入 蒜 花 清 炒 ， 入 口 脆 嫩 鲜
香，那股独属于春天的清爽滋味，至
今萦绕舌尖。当然，春日的馈赠远不
止 于 此 ， 菜 薹 、 荠 菜 、 春 韭 、 马 兰
头、香椿头……每一样都带着泥土的
清香，藏着春天的鲜甜。

除 了 鲜 嫩 的 春 菜 ， 春 鲫 、 河 蚌 、
螺蛳等河鲜，也是春天独有的美味。
春鲫熬汤，汤色奶白、味道鲜美。同
样是做汤，河蚌配以咸肉或咸猪蹄慢
火煨炖，又是另一种滋味。将螺蛳中
的螺肉挑出，与鲜嫩的春韭同炒，可
谓春日餐桌上的绝配。若是连螺壳一
起，做成鲜辣爽口的五香螺蛳，更会
让食客们赞不绝口。

春 天 是 耕 耘 的 季 节 ， 而 耕 耘 者 ，
从来不止于田间的农人。千千万万的
劳 动 者 ， 在 不 同 的 岗 位 上 默 默 “ 耕
作”。“趁取春光，还留一半，莫负今
朝。”就以清代文学家顾贞观描绘春天
的这 句 词 与 君 共 勉 ，趁 着 春 光 正 好 ，
不负眼前时光馈赠、不负每一份热爱
与坚守。

春分至 岁月暖
傅中平

人们对春天的喜爱，源自草木复
苏的生机，因着“春风吹又生”这句
诗，人们对春天又多了几分偏爱。这
简单的五个字，道尽了生命轮回的宿
命感，予人无限希望和温暖。

说 起 春 风 ， 人 们 心 头 最 先 浮 起
的，便是愉悦、轻松与惬意。几千年
来，文人墨客歌咏春风的诗词从未停
歇 ——“ 春 风 复 多 情 ， 吹 我 罗 裳
开”，这是多情的春风；“一树春风千
万枝，嫩于金色软于丝”，这是轻柔
的春风；“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
槛露华浓”，这是旖旎的春风；“春风
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，这
是潇洒的春风。

我却认为，春风吹过的诗行中，
“春风吹又生”格调最高，也最朴素
动人。此句出自白居易的 《赋得古原
草送别》，全句为“野火烧不尽，春
风吹又生”，寥寥十字，写尽了野草
遇春即发的顽强生命力。

春天的底色，是草木铺就的蓬勃
生机，是万物复苏的磅礴力量。

“春风先发苑中梅，樱杏桃梨次
第开。荠花榆荚深村里，亦道春风为
我来。”白居易对春风，真是爱到了
极致。这首诗名为 《春风》，只咏春
风，千年之后，我们依然能从字里行
间读出他的欢欣雀跃。春风吹花开，
花朵重重里，白居易步履轻盈，胸中
澎 湃 着 一 颗 热 忱 盎 然 的 心 ， 和 春 风
相 和 相 契 ， 吟 哦 不 绝 。 杜 甫 笔 下 的

“迟日江山丽，春风花草香”则道尽
了春天的真意。春天，不只有娇花争
艳 ， 更 是 草 木 与 生 灵 共 赴 的 生 命 盛
宴。

春 风 引 领 着 节 气 ， 一 步 步 向 前
走。

春分平分了春色，也催熟了田垄
间 的 希 望 。 农 谚 有 云 ：“ 春 分 麦 起
身 ， 一 刻 值 千 金 。” 春 风 拂 过 田 垄 ，
麦叶儿发出轻得几不可闻的唰唰声，
摇晃着身子向上拔节。农人扛着锄头
下地，引水灌溉，除草施肥，脚下的
泥土都带着松软的惬意。田埂上布谷
声声，一畦畦麦苗喝饱了春水，迎着
风一节节往上长，把一年的希望都藏

进了穗子里。
清 明 时 节 ， 细 雨 霏 霏 ， 远 山 笼

着 薄 雾 ， 近 处 的 桃 树 、 梨 树 缀 满 花
苞 ， 粉 白 的 、 嫩 红 的 ， 藏 在 新 叶
间 ， 像 怕 羞 的 姑 娘 。 春 风 惯 是 调
皮 ， 轻 呼 一 口 气 ， 就 掀 去 她 们 面 上
的 薄 纱 ， 轻 轻 逗 弄 一 下 ， 她 们 就 忍
不 住 次 第 绽 开 ， 笑 着 、 闹 着 ， 泼 泼
辣 辣 开 遍 山 野 。 田 地 里 ， 油 菜 高 举
着 金 黄 的 花 穗 ， 在 春 风 里 开 得 气 势
磅 礴 ， 纯 粹 又 热 烈 。 而 那 些 不 知 名
的 野 草 ， 在 田 埂 、 沟 边 、 墙 角 挤 挤
挨 挨 ， 嫩 芽 顶 着 破 土 时 裹 上 的 湿
泥 ， 像 刚 睡 醒 的 娃 娃 ， 睁 着 懵 懂 的
眼睛，好奇地打量着世界。

“清明断雪，谷雨断霜。”一到谷
雨，春风便多了几分暖意，吹得桑芽
肥嫩，吹得蚕卵孵化。我童年的春日
里，常跟着姥姥去郊野采桑叶。桑叶
青翠，春阳一照，透亮得能看清它的
叶脉纹路，鲜灵得能掐出水来。我们
挎着竹篮，手腕一弯，手指一掐，翠
嫩的桑叶便落入手心。有时我会展开
桑叶，迎着阳光细看，那清晰的脉络
像是草木生命的河流，指引着生长的
方向。回到家，将一把桑叶均匀地撒

在纸箱里，箱中的蚕宝宝立刻啃食起
来，沙沙的声响，如潮水轻涌，萦绕
在耳畔。

待到小满，草木早已褪去嫩黄，
换 上 浓 绿 的 衣 裳 ； 杏 儿 染 上 了 娇 黄
色，望之生津；杨柳枝条垂到水面，
槐花开出一串串雪白，香气弥漫整条
街巷。我认真观察过，春日里的草木
都带着一股子闯劲，不管是田埂上的
狗尾巴草，还是庭院里的梧桐树，都
拼尽全力地生长，生怕辜负这短暂的
春光。

我 多 想 ， 与 草 木 一 起 扎 根 在 春
天，为大地增添一抹鲜活的色彩——
即便我身影单薄，平凡无奇。与岁岁
逢 春 的 草 木 相 比 ， 我 不 过 是 时 光 过
客。我会老去，但草木却年年重生。
对春日草木心怀敬畏，是历经岁月沉
淀后才懂得的通透。这是对生命的礼
赞，无关浮华，只为真诚。

春天是草木的觉醒，是生灵的欢
腾，是万物重启的序章，是希望最本
真的模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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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春天来了——
我把许多回忆，虚设成
熟透的、丰盛的季节
有一个声音，在远方召唤着我
我看见一片无垠的大海
看见一艘邮轮，一片帆，一只

海鸥
还有海鸥身上飘飞的片片羽毛
此刻，我的诗句——
正乘风破浪，驶入大海的最深处
而春天啊，正把梦往一个方向倾倒
——浪花如雪，俯拾皆是

2
忧伤的空气，弹着自己的弦
拨动着安静的夜晚
那一朵朵美丽的花，是否已庭

院深深
——千万条波浪，已汹涌而来
异乡的雨丝，任回忆的牙齿咬

也咬不断
今夜，你的枕边飘飞的是谁的

梦
风在海水下沉默，你看——
我早已把一枚月亮，种在大海

的胸前

春之海
吴华中

春生美好 万物向荣

我曾在无数书卷里读过长江，读过三峡，却
从未想过，真正置身于这方山水之间时，所有文
字 都 变 得 轻 浅 。 这 一 程 ，我 乘 舟 过 瞿 塘 、穿 巫
峡，驱车沿 G348 国道穿越西陵，又伫立在三峡大
坝前，看高峡出平湖，听江风诉古今。

从 奉 节 县 码 头 登 船 ，江 面 宽 阔 ，波 澜 不
惊 ，澄 澈 碧 绿 的 江 水 蜿 蜒 向 前 ，两 岸 远 山 如
黛 ，令 人 心 旷 神 怡 。 行 不 多 时 ，便 至 白 帝 城 与
瞿 塘 峡 。 天 地 骤 然 收 束 ，方 才 的 开 阔 意 境 瞬
间 被 雄 奇 险 峻 取 代 。 两 岸 绝 壁 如 刀 削 斧 劈 ，
赭 红 色 的 崖 壁 直 插 云 天 ，夔 门 雄 峙 ，扼 守 大
江 。 这 里 是 三 峡 的 门 户 ，亦 是 巴 蜀 的 咽 喉 ，古
往 今 来 ，无 数 舟 楫 在 此 险 滩 颠 簸 ，无 数 传 奇 在
这 峭 壁 间 深 藏 。

相 传 上 古 之 时 ，洪 水 横 流 ，生 灵 涂 炭 ，大 禹
治 水 至 此 ，劈 山 凿 石 、疏 导 江 流 ，才 让 奔 腾 的 江
水 有 了 归 向 。 那 些 嵌 在 悬 崖 峭 壁 上 的 古 栈 道
石 孔 ，虽 历 经 千 百 年 风 雨 侵 蚀 ，早 已 斑 驳 沧 桑 ，
却 依 旧 默 默 镌 刻 着 先 民 的 坚 韧 —— 这 里 曾 有
巴 人 攀 缘 求 生 ，商 贾 负 重 远 行 ，亦 有 兵 卒 执 戈
戍 守 。

当年刘备白帝城托孤，悲怆在此；李白轻舟
徐 行 ，豪 迈 在 此 ；杜 甫 登 高 望 远 ，沉 郁 在 此 。 一
峡 江 水 ，容 纳 了 帝 王 的 无 奈 、诗 人 的 豪 情 、过 客
的嗟叹。如今的夔门依旧雄奇，只是少了昔日的
险滩急流，多了几分从容。一艘巨型游轮与我们
的小船擦肩而过，两边甲板上的人们相互招手致
意，游轮荡起的涟漪一层层滑向小船，船舷托起
朵朵浪花。站在船头仰望，岩壁上的斑驳痕迹像
是岁月刻下的文字，无声地讲述着，什么是天地
壮阔，什么是沧海桑田。

舟行至巫峡，雄奇渐退，温婉袭来。云雾在
十二峰间流转，峰峦时隐时现，宛如仙境。巫峡
之 美 ，美 在 烟 云 ，更 美 在 传 说 。 巫 山 神 女 的 故
事，在这里代代相传。瑶姬本是天界仙子，不忍
人间洪水肆虐，下凡助大禹治水，功成之后不愿
归 去 ，化 作 奇 峰 ，守 护 峡 江 百 姓 。 从 此 ，朝 云 暮
雨皆是她的身影，江流婉转皆是她的柔情。

当地人说，巫峡的云雾是有灵性的，那是神
女的衣袂，是峡江的魂魄。千百年来，渔樵耕读
之 人 ，往 来 行 旅 之 客 ，都 在 这 云 雾 间 得 到 慰 藉 。
猿声早已不再凄切，取而代之的是江风轻吟、水
波微响。巫峡藏着最柔软的东方浪漫，藏着人与
自然相依相存的温柔。在这里，你会懂得，中国

人心中的山水，是寄托了信仰、情思与向往的精神家园。船过巫山县城，一
座座楼房错落有致地排列在小山坡上，在夕阳的照射下更显几分明艳与宏
伟。巫山老县城已永远沉于江底，一座现代化新城拔地而起。

离舟登岸，沿 G348 国道驱车前行，便入了西陵峡。若说瞿塘雄、巫峡
秀，西陵峡则以险与野著称。滩多水急，山峦连绵，江岸人家星罗棋布，烟
火气息扑面而来。

峡江两岸的百姓，曾经依水而生，以渔为业，船是家，江是田。如今高亢的
船工号子虽已远去，却仍沉淀在这片土地的风骨之中。

两岸坡地之上 ，橙树连片成林 ，枝头挂满沉甸甸的果实 ，金黄橙红相
间，在江风里摇曳出满眼喜庆。村民们忙着采摘、装运，笑语随江风飘散，
丰收的喜悦被写进这峡江的烟火人间。漫步在古村古镇之中，白墙黛瓦依
崖而建，每一块青石板，每一扇木窗棂，都藏着岁月的故事。这里有龙舟竞
渡的热烈，有婚丧嫁娶的古朴习俗，有口耳相传的民间传说，有代代坚守的
生活智慧。西陵峡的美，是人间的美，是烟火的美，是历史落在土地上，长
出的鲜活生命。

当三峡大坝赫然在目，所有历史的厚重，便在此与现代的壮阔相逢。
站在坛子岭观景台上，五级船闸尽收眼底。船闸水门开开合合，船只进进

出出，不经意间竟跨越了 100余米的落差。
立在坝上望去，高峡平湖，碧波万顷。昔日险滩，已成通途；滔滔江水，

被稳稳安放。这不单是一项工程，更是一个民族驯服自然、造福后人的气
魄。古时大禹治水，是神话里的救世；今日三峡工程，是现实里的壮举。千
百 年 前 ，文 人 墨 客 叹 三 峡 之 险 、民 生 之 艰 ；千 百 年 后 ，我 们 站 在 同 一 片 江
上，看见安宁，看见富足，看见山河换了新颜。极目远眺，对岸那一片依山
傍水、层层叠叠的白墙黛瓦，便是屈原祠。若是他亲见眼前这般景象，定会
再作一篇《天问》——问江水何以这般平静？问百姓何以这般富足？问世
间何以这般安宁？问家国何以这般富强？

江水依旧东流，从远古流向未来，从传说走向现实。
三 峡 本 就 是 一 部 活 着 的 历 史 。 山 水 无 言 ，却 因 一 代 代 人 的 足 迹 与 笔

墨，永远鲜活，永远年轻。它藏着大禹治水的神话，藏着神女守望的浪漫，
藏着诗人墨客的千古绝唱，藏着巴楚儿女的烟火人生，更藏着一个民族自
强不息的精神。瞿塘的雄、巫峡的秀、西陵的野、大坝的伟，共同构成了三
峡 的 灵 魂 。 江 风 吹 过 耳 畔 ，像 是 千 年 的 低 语 ，告 诉 我 ：山 河 不 老 ，文 明 不
息。我们都是峡江上的匆匆过客，却在这一川江水里，读懂了半部华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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峡江叠翠入画来（图片来源：包图网）

春望 张永生/摄

桃花灼灼 翟焜/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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